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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间文学走向儿童文学经典

——— 《格林童话》作为文学经典的生成

李莹莹１，董　娟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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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虽然 《格林童话》被人们视为儿童文学经典，但格林兄弟搜集整理 《格林童话》的初衷却并非为

儿童服务，而是将其作为民间文学研究资料用以重塑德意志民族精神。作为儿童文学经典的 《格林童话》

是格林兄弟多次修改之后的结果，这种修改受到了１８世纪出现的现代童年观念的影响，也受到了德国浪

漫派 “自然诗”美学观念的影响。格林兄弟在其中将自然和质朴的观念与儿童联系起来，使得 《格林童

话》成为了儿童文学的经典，也成为了文学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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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西方学术界出现了一股
挑战文学经典的潮流，这股潮流是西方民权运动、

妇女解放运动等思潮的连锁反应，表现出了主流社

会之外的边缘群体对传统经典的不满，以及他们改

写经典的诉求。这股潮流掀起了多次关于文学经典

问题的论战。质疑传统文学经典的论者认为，传统

的经典已经被那些已经过世的、欧洲的、男性的、

白人作家 （即 ＤｅａｄＷｈｉｔ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Ｍａｎ，简称
ＤＷＥＭ）所统治，因而需要重写经典，纳入更多的
非ＤＷＥＭ人群进入经典。而以哈罗德·布鲁姆
（ＨａｒｏｌｄＢｌｏｏｍ）为代表的保守派则坚决反对打开
经典，主张维护传统经典的地位。

这股潮流也催生了人们反思文学经典究竟是什

么的问题。荷兰著名学者佛克马 （Ｄ．Ｗ．Ｆｏｋｋｅ



ｍａ）指出，对经典的研究主要有两大途径：“一方
面，从历史的和社会学的角度对以前的经典的形成

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从批评的角度出发研究新的

经典如何形成或现存的经典如何被修订，以便为我

们的现状提供一个更为充分的答案。”［１］这两大途

径都聚焦于经典的形成，这说明在有关经典的问题

中，经典形成的问题十分重要。

从文学经典形成的问题来看，《格林童话》是

一个很好的研究对象。这部作品由雅各布·格林

（ＪａｃｏｂＧｒｉｍｍ）和威廉·格林 （ＷｉｌｈｅｌｍＧｒｉｍｍ）
编写，原名为 《儿童与家庭童话集》 （Ｋｉｎｄｅｒ－
ｕｎｄＨａｕｓｍｒｃｈｅｎ）。在其诞生国德国，这部作品成
为了仅次于 《圣经》的畅销作品。［２］６７２００６年７月
２１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 《格林童话》是世

界文化遗产，称其是 “欧洲和东方童话传统的划

时代汇编作品”，并纳入了 “世界记忆”项目。连

不遗余力批判要求打开经典的 “憎恨学派”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Ｒｅｓｅｎｔｍｅｎｔ）的哈罗德·布鲁姆也在其
为经典正名的 《西方正典》 （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ａｒｎｏｎ）
中将 《格林童话》纳入其中。可以说， 《格林童

话》的经典地位已经形成，但其形成的原因和过

程仍需要我们进一步地研究。

从这部作品的属性来看，《格林童话》是文人

收集整理的民间文学作品，这一文本特性呼应了经

典化问题中的雅俗文学之争，即通俗文学如何进入

经典这一问题。而且从１８１２年第一部第一版问世
到最终版 （全集的最终版出版于１８５７年，而选集
的最终版出版于１８５８年），《格林童话》一共出版
了１７次，除了１０次选集出版之外，单是全集的修
改并出版就达７次之多，其中不乏多次大型的故事
及段落的增删。① 经过了多次的修改之后， 《格林

童话》更加地符合儿童文学的规范，并最终进入

了文学经典的殿堂。为什么 《格林童话》在修改

的过程中逐渐从民俗学家转向了以儿童作为其主要

的受众目标群？这一转向对其经典化过程产生了何

种影响？

另外，其他类似的童话文集，如法国佩罗

（ＣｈａｒｌｅｓＰｅｒｒａｕｌｔ）编写的 《鹅妈妈故事集》（原名

《附道德训诫的古代故事》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ｓｏｕｃｏｎｔｅｓｄｕ

ｔｅｍｐｓｐａｓｓé，ａｖｅｃｄｅｓｍｏｒａｌｉｔéｓ，１６９７年）和意大利
吉姆巴地斯达·巴西耳 （ＧｉａｍｂａｔｔｉｓｔａＢａｓｉｌｅ）的
《五日谈》Ｐｅｎｔａｍｅｒｏｎｅ（１６３４年 ～１６３６年），这两
部作品的出版都早于 《格林童话》，但从知名度和

传播程度来看，却都逊于 《格林童话》，也就是

说，它们的经典地位不及后来的 《格林童话》。为

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除了作为经典童话的代表

之外，《格林童话》还具有怎样的经典性？要解决

这些问题，就需要对 《格林童话》作为文学经典

的形成过程进行研究。

一、德国民间文学的典范

尽管作品的名称叫做 《儿童及家庭童话集》，

《格林童话》最初的理想受众却并非儿童，而是以

民俗学者为主的成人。正是作为民间文学的研究资

料，才让这部作品集浮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这部

作品集是格林兄弟献身德意志民族文化复兴事业的

明证，因此，要考虑 《格林童话》的经典性，首

先应该考虑这部作品集对民间文学的贡献，及其在

德国民族文化史上的地位。

在 《格林童话》１８１２年的序言中，格林兄弟
谈到了搜集整理德国民间故事的初衷：“当我们检

视丰富多样的早期德国文学的时候，我们看见这种

丰富性却没有被保留下来。即便是关于这笔宝藏的

记忆都已经遗失，只留下了民谣和朴实的家庭故

事。”［３］３在格林兄弟生活的时代，民间文学已经濒

于消亡，很多学者都致力于搜集整理民间文学，其

中包括德国浪漫主义中期海德尔堡派的领袖人物布

伦塔诺 （ＣｌｅｍｅｎｓＢｒｅｎｔａｎｏ）和阿尔尼姆 （Ｌｕｄｗｉｇ

ＡｃｈｉｍｖｏｎＡｒｎｉｍ）， 《格林童话》的搜集和整理就

来自这俩人的鼓励和影响。

当格林兄弟认识布伦塔诺和阿尔尼姆的时候，

这两位学者正致力于搜集整理德国的民歌，后来格

林兄弟也参与了这项工作，这些民歌随后整合为一

套名为 《儿童的神奇号角》 （ＤｅｓＫｎａｂｅｎＷｕｎｄｅｒ

ｈｏｒｎ，１８０５年 ～１８０８年）的民歌集。在这套作品

出版之后，布伦塔诺拜托格林兄弟帮他搜集更多的

民间故事，于是格林兄弟在１８０６年开始了对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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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 《格林童话》的版本问题，详见参考文献 ［４］。



故事的搜集工作，并于１８１０年将搜集到的童话故
事寄给了布伦塔诺。然而，布伦塔诺此时将更多的

精力放在了自己的创作之上，没有使用这些故

事。① １８１２年，在阿尔尼姆的鼓励和帮助下，格林
兄弟决定在经过修改之后，自己出版这些童话故

事，于是就有了 《格林童话》的第一部第一版。

１８１５年，经过更多的搜集，第二部也顺利出版。
之后的 《格林童话》版本都是在这两部的基础上

修改而成的。

对于格林兄弟而言，《格林童话》对民间故事

的搜集只是他们工作的第一步，他们还希望通过对

搜集到的民间故事的研究，建立一种新的研究模

式。因此，在 《格林童话》第一版的注释中他们

详细标注了故事的来源，１８２２年还专门出版了
《格林童话注释集》，对这些故事进行考证和对比

研究。“在此之前，还没有人像格林兄弟那样，对

那些简单的童话故事作那么多注释和说明，也没有

人像他们那样，对不同地区、民族和语言中流传的

故事轶文加以比较和分析。”［４］他们的研究为后来

的民俗学家们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因此被学者视为

现代童话研究的重要里程碑。［４］

格林兄弟及其同时代的德国学者对民间文学的

浓厚兴趣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从历史发展来看，

１８、１９世纪的德国还处于分裂和贫弱当中，经济
发展十分缓慢。而德国贵族不思进取，对法国思想

和生活方式极为推崇，法语占据了德国主流的社交

领域，德语则被视为粗鄙的语言，这些现象让德国

的有识之士深感忧虑。１８０６年拿破仑的入侵也加
剧了德国知识分子对法国的抵抗，并且激起了德意

志民族意识的觉醒。发掘德国民间文学和日耳曼民

族精神成为了德国知识分子的首要任务。对于他们

而言，德国的现在根植于过去，只有在充分发掘德

国传统的基础上，才有可能重塑德意志民族文化和

日耳曼精神。

另外，格林兄弟还深受他们的大学老师卡尔·

封·萨维尼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ＣａｒｌＶｏｎＳａｖｉｇｎｙ）的影响。
在萨维尼的引导下，格林兄弟意识到了 “民族”

（Ｖｏｌｋ）这一概念的重要性，他们认识到文化是一
个民族所有成员的共同财产，而要把德国人民团结

在一起，就必须研究古老的德国语言文学。［３］ｘｘｉｉｉ正

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格林兄弟最终放弃了能够让他

们生活殷实的法律工作，而选择了语言和文学作为

他们终生的事业。

格林兄弟的一生都献给了德意志民族文化的复

兴事业，除了 《格林童话》的搜集整理之外，他

们还整理出版了日耳曼的民族史诗、诗歌、小说、

德国传说、神话等等古代文献。１８１２年到 １８１６

年，格林兄弟共同出版了杂志 《古德意志论丛》

（共三卷），其 “办刊的宗旨是：促进对古代德意

志的研究，活跃德意志精神，……包括介绍出处，

特别是跟诗史有关的内容……探讨作品的彼此联

系，讲解德意志和北欧尼伯龙根人赞美英雄业绩的

神话，从比较完整的集子中推荐尚有生命力的民间

传说等等内容。”［５］２９

格林兄弟正是基于复兴民族精神的想法开始

搜集整理德国民间故事的，他们认为，搜集这些

民间故事，有助于德国人民族身份的识别和自我

认知。“通过这种方式，格林兄弟的童话集被征

召为民族化服务，成为了像格林兄弟这样的知识

分子对抗拿破仑入侵他们深爱的家乡黑森的政治

武器。”［６］在 １８７１年德国建国之后，格林兄弟成

为了德国民族化的先驱，《格林童话》变成了国家

社会主义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的工具。［６］正是在

这种民族化的潮流中， 《格林童话》在德国的经

典地位得到了稳固。

但 《格林童话》又不仅仅只是属于德意志民

族的经典，这部民间故事集在流传过程中更多地被

当成儿童文学经典传播。作为童话的 《格林童话》

不仅为民俗学家们所了解，更被翻译成了一百多种

语言，成为了 “孩子们的 《圣经》”。［７］从民俗学的

研究对象到为儿童喜闻乐见的读物， 《格林童话》

的这一转变让它不仅是某个民族的经典，更成为了

世界文学中的经典之作。

二、应运而生的经典童话

当１８１２年 《格林童话》第一部第一版出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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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格林兄弟得到了很多赞扬，但同时也受到了很

多质疑，其中最让格林兄弟感到不解的质疑就是认

为这部作品包含了血腥暴力和性暗示，并不适合儿

童阅读。甚至连曾经支持他们收集整理工作的阿尔

尼姆也认为格林兄弟不做任何修改就将这些粗鄙的

故事呈现在大众面前是不合适的，他认为这种行为

违背了他们的诗学理想。在格林兄弟看来，这些质

疑简直就是吹毛求疵，因为他们的作品并非专为儿

童所作。在１８１３年写给阿尔尼姆的一封信中，雅
各布·格林指出单从这部作品的名称出发就想象其

与儿童有关是毫无根据的，他认为没必要专门为儿

童创作属于他们的作品，因为 “我们呈现在公众、

传统教育和戒律面前的作品是老少咸宜的，孩子们

会在他们准备好之后，就理解那些他们现在无法掌

握的、划过他们脑海的东西。”［３］ｘｘｉｘ

从雅各布·格林的回应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

的格林兄弟并没有儿童文学的观念，在他们看来，

他们所搜集的故事保持了它们在民间口头流传的过

程中的原貌，而几百年来的口头流传本身就已确保

了这些故事是老少咸宜的。格林兄弟与评论者们的

分歧也正好说明对于当时的人们而言，儿童文学以

及与之相连的儿童并非我们今天所说的不言自明的

概念，毕竟对他们来说现代的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

念的出现还是不久以前的事。

法国学者菲力浦·阿利埃斯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Ａｒｉèｓ）
指出现代的童年观念到１８世纪才正式出现。［８］此时
期，包括教育、孤儿院等现代意义上的儿童福利服

务机构大量出现。［９］而尼尔·波兹曼 （ＮｅｉｌＰｏｓｔ
ｍａｎ）认为在以口耳相授作为主要传播方式的时
代，儿童与成人共享各种信息，而印刷术的出现限

制了儿童获取的信息量，将儿童和成人区分开

来。［１０］ 《格林童话》中搜集的民间故事在成文之

前多数都是口头传播，儿童与成人一起共享说书人

讲述的故事，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雅各布·

格林会认为他搜集的民间故事是老少皆宜的。而民

间故事集 《格林童话》的出现正赶上人们开始关

注儿童这一群体，尤其是资产阶级重视儿童教育的

时机。正如杰克·齐普斯 （ＪａｃｋＺｉｐｅｓ）所言，初
版 《格林童话》不是为儿童而写的，但其中的故

事大多是关于儿童的，这部书也顺理成章地被人

们用来教育儿童。［３］ｘｘｘｖ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其

中的一些血腥暴力或乱伦的故事会招致大量的批

评了。

不过，批评家们的责难也让格林兄弟开始关注

儿童这一群体，他们逐渐接受了批评家们的意见，

对他们的故事进行了一系列修改，使之更适宜儿童

阅读。从１８１９年的第二版全本开始，由于哥哥忙
于其他工作，威廉·格林逐渐成为了 《格林童话》

修改的主力，而这也是 《格林童话》改动幅度最

大的一版。威廉·格林在这一版中大幅度地增删童

话篇目、删除了那些被认为有害于儿童阅读的段

落、删除了全部的学术性的注释、还增加了插图，

不仅如此，他还加入了基督教的训诫，让这些故事

更加符合中产阶级的口味。［３］ｘｘｘｉ用杰克·齐普斯的

话来说，这一版中的故事 “更加的纯净、真诚，

以及公正”［２］６２，当然也更加适合儿童阅读。以后

的各个修订版本都是在这一版的基础上进行修

订的。

从民俗学的角度看，这种修改改变了口传故事

本身的原貌，不利于民俗学家的研究工作，但如果

从文学经典化的过程来看，格林兄弟所作的修改是

值得肯定的。在多次的修改中，《格林童话》不仅

越来越向儿童靠拢，而且还在民间故事与刚刚兴起

的儿童文学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的影

响是积极的：从一方面看，儿童文学借由大众熟悉

的民间故事获得了读者的认可，站稳了脚跟；另一

方面，流传于社会底层的民间故事也借助儿童文学

这一新的形式重新被中产阶级所发现，并且焕发出

新的光彩。

《格林童话》的修改也体现出了为儿童的文学

童话如何从民间故事中脱胎出来，逐渐形成的过

程。虽然童话早就存在于口述的民间故事中，但其

作为一个单独概念的出现还要等到１７世纪的法国，
杰克·齐普斯认为这时正是童话体制化的开始。不

过此时的童话虽然从民间故事中分离出来，但并没

有明显的意图专为儿童而作。比如此时法国作家佩

罗的 《鹅妈妈故事集》，其写作对象也不仅仅只有

儿童，也包括成人，甚至有论者认为其主要的目标

是文学精英。［１１］直到１８、１９世纪，专门为儿童创
作的儿童文学才逐渐地发展起来。

从童话的名称演变来看，在法国，童话被称为

ＣｏｎｔｅｓｄｅＦｅｅｓ（童话），与ＣｏｎｔｅｓｔＰｏｐｕｌａｉｒｅｓ（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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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区别开来。而在德语中也存在 Ｖｏｌｋｓｍｒｃｈｅｎ
和Ｋｕｎｓｔｍｒｃｈｅｎ的区别，齐普斯认为 Ｖｏｌｋｓｍｒｃｈｅｎ
（相当于英语中的民间故事 ＦｏｌｋＴａｌｅ）应该归属于
下层阶级，属于家庭和儿童的圈子，是口传文化的

一部分，而 Ｋｕｎｓｔｍｒｃｈｅｎ（或 ＦａｉｒｙＴａｌｅ）是艺术
故事或文学童话故事，是被加工过的。在杰克·齐

普斯看来， 《格林童话》应该属于 Ｖｏｌｋｓｍｒｃｈｅｎ，
但在翻译为英文的时候，却使用了 ＦａｉｒｙＴａｌｅ（童
话故事），这明显是一种误用。

然而，如果考虑到格林兄弟对 《格林童话》

的多次修改，那么用 ＦａｉｒｙＴａｌｅ来指称这部作品集
也不算误用，因为威廉·格林在其修改的过程中明

显地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对他搜集到的民间故事

进行加工和整理，使之更加符合资产阶级的儿童教

养观念。正是这些修改让 《格林童话》真正成为

了童话，并且在民间故事与儿童文学之间架起了一

座桥梁。可以说，《格林童话》的多次修改使得这

部故事集不仅仅成为民俗学家的案头之作，而且越

来越为广大的儿童所熟知。直到１８５７年的全本最
终版，《格林童话》终于奠定了其在儿童文学界的

权威地位。

三、“自然诗”的美学内核

哈罗德·布鲁姆在谈及文学经典的选择准则时

十分强调文学经典所具有的审美价值，他指出

“一首诗无法单独存在，但审美领域里却存在一些

固定的价值。这些不可全然忽视的价值经由艺术家

之间相互影响的过程而建立起来。这些影响包含心

理的、精神的和社会的因素，但其核心还是审美

的。”［１２］就 《格林童话》而言，除了其恰逢德意志

民族精神的苏醒以及儿童文学萌生的时机而外，其

经典性中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即其具有的

“自然诗”（Ｎａｔｕｒｐｏｅｓｉｅ）的美学内核。
在搜集整理 《格林童话》的过程中，格林兄

弟自始至终都遵循了 “自然诗”［３］ｘｘｖｉｉ的美学理念，

这使得 《格林童话》不仅仅只是一本民间故事集，

而具有了更加深刻的美学内涵，也与其他的童话故

事集区分开来。可以说，只有了解 “自然诗”的

美学内涵才能更好地理解 《格林童话》在文学史

上的经典地位。

“自然诗”是德国浪漫派重要的美学观念，其

提出者是德国浪漫主义先驱赫尔德 （ＪｏｈａｎｎＧｏｔｔ
ｆｒｉｅｄＨｅｒｄｅｒ）。在研究民歌时，赫尔德发展出了
“自然诗”的核心概念，并将其视为工业文明的对

立面，“赫尔德选择 Ｎａｒｕｒｐｏｅｓｉｅ这个词，是因为它
与本质和自然相连，两者都意味着没有人工的限

制。在这简单而自然的 Ｎａｒｕｒｐｏｅｓｉｅ的表述中，他
看到了一种在时空中传承的普遍的诗歌。……Ｎａ
ｒｕｒｐｏｅｓｉｅ是唯一没有被现代文明分裂性力量所摧毁
的人类经验。民歌、神话、史诗依然反映了一种依

然保留在晚近诗歌中的经验共同体。”［１３］

格林兄弟吸纳了赫尔德的 “自然诗”观念，

将民间的口头文学视为天然的诗歌，与人工的诗歌

（Ｋｕｎｓｔｐｏｅｓｉｅ）相对。 “他 （雅各布·格林———笔

者注）在一篇著名的讽刺短诗中写道：‘每一部史

诗必定是自己写成的。’这些诗歌不是创作出来

的；如同树木一样，它们是自然生就的。因而，格

林把 通 俗 诗 歌 形 容 为 ‘造 化 之 诗’（Ｎａｔｕｒ
ｐｏｅｓｉｅ）。”① 在格林童话看来，不论是 《尼伯龙根

之歌》这样的史诗也好，还是他们搜集的童话故

事，都是从民间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来的，就这个层

面而言，二者都是 “自然诗”。雅各布·格林曾如

此描绘童话：“童话接近诗歌，传说接近历史。前

者自成一家，别具风姿，如天生丽质，妖艳绝伦；

而传说则并不那么色彩斑斓。”［５］４２而德国文化的复

兴正有赖于这些来自民间的 “自然诗”。因此，他

们以搜集民间文学为己任，回到民间，从人民中发

掘那些最有活力、最自然，也是最有诗意的口头

文学。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格林兄弟强调 “自然诗”

是在民间自然生成的，与个别文人所作的人工诗歌

相区别，并希望自己的民间故事集能 “准确地、

不加歪曲地表达原文”［５］６３，但在实际的编撰过程

中，他们并没有完全保留民间故事的原貌，而是进

行了修改。从 “厄伦堡手稿”可以看出，格林兄

弟最初采集到的故事是支离破碎的，而在１８１２年
的 《格林童话》中，故事被格林兄弟补充完整，

还加上了很多描述性的语言，使得这些故事的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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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艺术性得到了加强。甚至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

被认为是民间故事的套话，如 “从前有一个……”

“从此他们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等等，都是格

林兄弟的发明。［１４］２４格林兄弟还对部分他们认为不

合理的故事内容进行了修改，如将 “厄伦堡手稿”

中白雪公主的母亲改成了后母，要回棺材的人改成

了王子而非白雪公主的父亲等等。① 这些修改表明

格林兄弟所认为的 “自然”并非如今民俗学家们

所倡言的忠实于原貌的自然，而是一种美学观念，

这种观念虽以民间、自然为美，但并不是纯粹的自

然，而是经过加工后的自然。

当谈及格林兄弟搜集 《格林童话》的目标时，

雅各布·格林在致阿尔尼姆的信中明确表示他们想

要 “编一本艺术上生动、老少咸宜的书而根本不

想建造一个收藏古董的博物馆。”［５］３７他们不仅想让

这些古老的童话载入诗史， “同时还想让诗本身，

让其中有生命力的诗发挥作用，去陶冶每个人的心

灵。”［５］３７对于格林兄弟而言，搜集 《格林童话》最

为重要的目的在于用 “自然诗”去陶冶心灵。因

此他们并不讳言他们对 《格林童话》的修改，在

他们看来，这些修改非但没有损害，反而更好地突

出了这些故事的力量。

童话作家、研究者彭懿认为 《格林童话》在

民间童话和创作童话之间维持了一个很好的

“度”，这使得这部作品既保留了来自民间的叙事

特征，也成为了以儿童为目标群的创作童话。［１５］这

种 “度”得益于格林兄弟在搜集的民间故事基础

上的修改，正是在修改的过程中 《格林童话》形

成了独特的语言风格： “既简单朴素又热情洋溢，

既优美迷人又生动自然。”［１６］这种对比我们从初版

与最终版 《格林童话》中 《莴苣姑娘》故事的对

比中就可以看出：

一天，一个年轻的王子骑马穿过了森林，

经过这座塔。他抬起头，看见了靠在窗边的美

丽的莴苣姑娘。听到她那甜美的歌声，王子完

全爱上了她。但他却找不到门或楼梯接近那个

窗户，这让他感到十分的绝望。不过他还是每

天都到森林里来。［３］３８（１８１２年版）

几年之后，有一天，一个王子骑马穿过树

林，从塔旁边走过。他听到一种歌声非常悦

耳，就停下来静听。那是莴苣因为太寂寞，想

消磨时光，于是唱出甜蜜的歌声。王子想上去

看她，于是找塔的门，但是寻找不着。他骑马

回去，但是歌声深深打动了他的心，他每天都

走到树林里去听。［１７］（１８５７年版）

从两个版本的对比来看，格林兄弟的修改使得

语言更加的生动流畅。不仅如此，最终版中还加入

了一些心理描写，让故事显得更加细腻动人。可以

说，正因为格林兄弟很好地把握了民间故事与文学

创作之间的度，使得修改后的 《格林童话》既保

留了民间故事自然质朴的特色，又兼具了生动的可

读性，这种改动正符合格林兄弟所倡言的 “自然

诗”的美学理念。

《格林童话》不仅仅只是民间故事的汇编，而

是倾注了格林兄弟美学理念的作品。格林兄弟在其

中将自然、民间视为审美的对象，发掘了民间故事

中纯真、质朴的美学价值并将其呈现在中产阶级的

眼前。这种对 “自然诗”的推崇使得这部作品不

仅适宜儿童的阅读，也彰显了其作为文学经典的美

学价值。

四、结语

当我们谈及 《格林童话》时，总会不假思索

地称其为经典童话，但这部作品并非天生的童话，

亦非生就的经典，其经典地位是在不断的修改中，

伴随着时代的推移而逐渐奠定的。作为一部搜集自

德国本土的民间故事集，《格林童话》为德意志民

族精神的凝聚做出了贡献；正是顺应了发现儿童及

儿童文学的潮流，《格林童话》才逐渐地从民间故

事转变为深受儿童喜爱的童话故事；而格林兄弟自

始至终贯穿其中的 “自然诗”的美学观念使之区

别于其他的童话故事集而具有了独特的美学价值，

让 《格林童话》在经典的行列中站稳了脚跟。可

以说，《格林童话》作为经典的形成，既因其顺应

了时代潮流，又因其具有丰富的美学内涵，所以在

出版了两百多年之后，《格林童话》仍在世界各地

扎根，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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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修改的内容详见参考文献 ［２］的第６３到６７页。



［参考文献］

［１］杜卫·佛克马．所有的经典都是平等的，但有一些比

其他更平等 ［Ｍ］／／童庆炳，陶东风．文学经典的建

构、解构和重构．李会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７：１７．

［２］ＺＩＰＥＳＪ．Ｆａｉｒｙｔａｌ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ＡｒｔｏｆＳｕｂｖｅｒｓｉｏｎ［Ｍ］．Ｌｏｎ

ｄｏｎａｎ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８３．

［３］ＧＲＩＭＭＪ，ＧＲＩＭＭＷ．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ＦｏｌｋａｎｄＦａｉｒｙＴａｌｅｓ

ｏｆｔｈｅＢｒｏｔｈｅｒｓＧｒｉｍｍ：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ＦｉｒｓｔＥｄｉｔｉｏｎ［Ｍ］．

ＮｅｗＪｅｒｓｅｙ：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

［４］伍红玉．格林童话的版本演变及其现代中译 ［Ｊ］．德

国研究，２００６，２１（４）：６２－６８．

［５］格．盖斯特涅尔．格林兄弟传 ［Ｍ］．顾正祥，译．杭

州：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６．

［６］ＨＡＡＳＥＤ．Ｙｏｕｒｓ，Ｍｉｎｅ，ｏｒＯｕｒｓ？Ｐｅｒｒａｕｌｔ，ｔｈｅＢｒｏｔｈｅｒｓ

Ｇｒｉｍｍ，ａｎｄｔｈｅ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ｏｆＦａｉｒｙＴａｌｅｓ［Ｇ］／／ＴＡ

ＴＡＲＭ．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ｆａｉｒｙｔａｌｅ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Ｎｏｒｔｏｎ，

１９９９：３５５．

［７］杨武能．格林童话谈片 ［Ｍ］／／雅各布·格林，威廉·

格林．格林童话全集．杨武能，杨悦，译．南京：译

林出版社，１９９３：６３２．

［８］ＡＲＩ?ＳＰ．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ｏｆ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ＡＳｏｃｉ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Ｌｉｆｅ［Ｍ］，ｔｒａｎｓ．ＲｏｂｅｒｔＢａｌｄｉｃｋ，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ｌ

ｆｒｅｄＡ．Ｋｎｏｐｆ，１９６２．

［９］乔东平，谢倩雯．西方儿童福利理念和政策演变及对中

国的启示 ［Ｊ］．东岳论丛，２０１４，３５（１１）：１１６－１２２．

［１０］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 ［Ｍ］．吴燕

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１］ＳＨＡＶＩＴＺ．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Ｆｏｌｋｔａｌｅｓ：：ＴｅｓｔＣａｓｅ— “ＬｉｔｔｌｅＲｅｄＲｉｄｄｉｎｇＨｏｏｄ”

［Ｇ］／／ＴＡＴＡＲＭ．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ｆａｉｒｙｔａｌｅｓ．ＮｅｗＹｏｒｋ：

Ｎｏｒｔｏｎ，１９９９：３１７－３３２．

［１２］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 ［Ｍ］．江宁康，译．南

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１：１９．

［１３］刘晓春．从维柯、卢梭到赫尔德———民俗学浪漫主义

的根源 ［Ｊ］．民俗研究，２００７（３）：４１－６７．

［１４］彼得·伯格．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 ［Ｍ］．杨豫，

王海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５］彭懿．格林童话的叙事特征 ［Ｊ］．中国儿童文学，

２００９（２）：４９－５６．

［１６］张素玫．格林童话的版本演变 ［Ｊ］．浙江传媒学院

学报，２０１３（６）：９６－１０２．

［１７］格林兄弟．格林童话全集 ［Ｍ］．魏以新，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３：３９．

１１第４期　　　　李莹莹，董　娟：从民间文学走向儿童文学经典——— 《格林童话》作为文学经典的生成


